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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中表示基本方向的单音词中水平方向有两组 ：“东西南北”和“前后左右”；垂直

方向只有一组：“上下”。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这种表达的不对称，不是客观空间方向的不对称，

而是主体认知的不对称。水平方向上，人们在大地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并且每个人的

朝向都是随时可以变化的，就是说没有常态的朝向，“面—背”360°自由旋转。垂直方向上，

所有人都在地面上——垂直位置相同，并且有常态朝向，正姿“头顶—脚底”与“天地”对应。

因此，垂直方向一组的参照可以与水平方向的两组对应，当人或可以拟人化的物体正姿时，“头

顶”方向是“上”，“脚底”方向是“下”；倒立时，人或拟人化的物体，不再能做参照。因此，

从绝对意义上“天—地”是垂直方向的参照。“上—下”另一个义项是与“天—地”相同。“上

/ 下”的隐喻义都可以从“天 / 地”加以解释。

关键词：方位词　上　下　参照物

1. 引言

　　“上”与“下”作为方位词表示相反的方向，但是，在“地上”与“地下轻声”中，却表

现出了同义倾向，这已经为一些学者所关注，徐丹（2008）认为 ：“当我们用‘上’时 , 地是

参照物 , 当我们用‘下’时 , 说话者自身是参照物。若物体有一定的高度 ,‘上、下’就很难

互换。”储泽祥、肖任飞（2010）则认为：“‘地下’的参照体系里 , 的确涉及到人（但不限于

说话者），但‘地’仍然有参照作用 , 跟‘地上’里的‘地’一样 , 它仍然是背景物 , 是赖以

确定位置的实体。”并将“地下轻声”的用法分为对举与单用两种情况，认为单用时，有低位效应。

二位学者都认为“地上”是以地面为参照，而“地下轻声”的参照则涉及到人。

　　方位词“上”的参照似乎是自明的，就如“地上”的参照就是“地”，“房顶上”的参照 

就是“房顶”，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天上”，却是与“地下轻声”对称的，并不以“天”为参照。

并且“天”也同样还可以构成“天下”，形成对称的两对词：

　　天上　　  地下轻声

　　天下　　  地上

　　“天上 / 地下轻声”以观察者为参照，“天下 / 地上”则分别以“天 / 地”为参照。

　　在汉语中，以“人”为参照的方位“下”，“地下轻声”似乎是孤例，即使与“地”的意象

非常接近的“地板”，也没有与“地下轻声”对称的语义，我们在北京大学语料库中检索，以“下”

明显低于地面的“井底”、“墓槽底”也只能说“井底上”、“墓槽底上”：

　　（1）石头围了一圈的水井，脏得像个烂池塘。井底上是泥糊子，蛤蟆衣；水面上漂

着一些碎柴烂草。

　　（2）墓槽不足一米宽，两壁上均匀地挖了小窝，象台阶一样，他蹬着小窝跳下去。

墓槽底上，开了个一米高的门洞，一股热浪从洞里扑出来，一下温暖了他全身。

方位词“上 /下”与绝对参照系“天 /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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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与“下”的对立，在“脚底下 / 上”与“鞋底（穿在脚上的）上 / 下”中也变得界限模糊，“脚

底上”只有 3 例，“脚底下”则有 279 例，而“鞋底上”32 例，“鞋底下”15 例。“脚 / 鞋底上”

的“上”都是“表面”义；“脚 / 鞋下”的“下”则有不同的语义，其一与“上”相同表示“表面”

（鞋底下，准确表示“鞋底表面”的只有 1 例），其二表示与“脚 / 鞋”相对的位置。而如“房

/ 屋顶上”中的“上”则又表示两个相反的意思；“屋顶下”则只能表示屋顶和与其相对的地

面之间的空间。

　　现代汉语中“上 / 下”用法复杂，语义更为复杂，这已是共识，储泽祥、肖任飞（2010）

认为“汉语‘上、下’的本原参照已经不得而知 , 因为在早期汉字里 ( 参见《说文解字》),‘上、下’

就是指事字 , 象征性的笔划所代表的参照物原本是什么已经不清楚了。”我们认为这也是“上”

与“下”语义难以统一解释的原因，本文从空间方向认知、操汉语者的文化传统等方面溯源，

尝试解释方位词“上 / 下”的语义。

2. 水平方向参照物的分析

　　汉语中表示基本方向的单音词中，表示与地面水平方向的有两组，表示与地面垂直方向

的则只有一组：

　　水平方向：东西南北　　  前后左右

　　垂直方向：上下

　　方向并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主体对空间的一种感知方式，“在空间本身中，如果没有一

个心理物理主体在场，就没有方位，就没有里面，就没有外面。”（莫里斯 · 梅洛—庞蒂 2005）

就是说，方向是主体在空间中某个位置观看的结果。因此，汉语中，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这

种表达的不对称，不是客观空间方向的不对称，而是主体认知的不对称。

　　水平方向的两组方向词都是四个，组成“四方”，正如上文分析的“四方”必然相对于观

察者位置——“中”，组成“五方”（五方在中国有着传统文化的意义，只指“东南西北中”）。 

两组方向词的不同表现在参照物的不同，“东南西北”以太阳为参照，以太阳升起之处为东落

下之处为西，“前后左右”以主体（包括“有朝向或可以拟人化的物”）为参照，这已基本达

成共识。因此，水平方向的认知有两个共性的条件：其一是认知主体，其二是参照物。

　　不言而喻，这两组方向，认知主体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参照物。关于参照物有两个要回

答的问题：

　　其一，为什么选择“太阳”、“主体”为参照物。

　　对方向的认知，不仅仅为人类所有，其他许多动物都有很强的方向感。因为对方向的认

知是为了确定目的物的方位，并且能够互相传递关于目的物的这一信息。因此，为了确定目

的物方位并且互相传递这一信息，参照物的方位必须是确定的并且是语言共同体成员共同的

已知信息。因此，作为方向的参照，太阳是首选，“东西南北中”作为五方观念在殷商时期已

经产生，中华民族传统的五行说是以五方观念为基础的（庞朴 1984）。这是因为太阳运行轨

迹的确定性以及作为共识，都是不容置疑的。

　　选择主体作为参照物，首先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和世界接触的媒介，因为我们的身

体也有物理的特性，所以我们才能‘在世存在’，我们才能与其它的自然之物同处一个世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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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当然身体并不同于其他物体，“身体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它对刺激

做出反应，但也赋予刺激一种意义。”（李恒威、盛晓明 2006）

　　作为被动的赋予刺激意义的身体，与其他物体同样也是一个立方体，有六个面朝外，以

身体的部位命名，直立时，朝水平方向的四面是 ：对称的“两侧”和相对的面—背，朝垂直

方向的则是：头顶—脚底。

　　但是，即使作为被动的身体，与其他物体也并不相同，“身体本身的不变性则完全不同：

它不处在无边际的探索范围内，始终以同一个角度向我呈现。说它始终贴近我，始终为我而

存在，就是说它不是真正地在我面前，我不能在我的注视下展现它，它留在我的所有知觉的

边缘，它和我在一起。确实，外部物体同样也只有对我隐瞒它的其他面，才能向我呈现它的

一个面，但我至少能按我的意愿选择物体向我呈现哪个面。”（莫里斯 · 梅洛—庞蒂 2005）就

是说，主动的我对于被动的我的身体的感知，永远是不变的，或者说是无法改变的，我不能

选择距离也不能选择角度。

　　因此，对于我来说，我的身体与太阳具有同样的确定性和已知性，并且，我知道，对于

他人来说，他人的身体也与我的身体之对于我同样具有确定性和已知性。另外，“如果我的手

臂搁在桌子上，我不会想到说我的手臂在烟灰缸旁边，就像烟灰缸在电话机旁边。我的身体

的轮廓是一般空间关系不能逾越的界限。”（莫里斯 · 梅洛—庞蒂 2005）就是说，对于我来说，

我的身体居于空间中，但是与空间构成界限分明的对立，并且，我知道，他人的身体之对于

他人也同样，与空间构成界限分明的对立。

　　其二，为什么选择两个参照物。

　　同样是水平的四方，却选择两个参照物，以两组方向词来表达，这两个参照物必然存在

着明显的对立，从而分担不同的功能。

　　首先，太阳的运行轨迹在空间中、在时间中都是同一的，就是说对于任何人在任何时候

都具有同一性；而主体的身体，对于主体本身是确定的，在空间中则是自由的，面—背，可

以做 360°旋转，并且没有常态情况。因此，以太阳为参照客观准确，较少受语境限制 ；以

主体为参照则灵活，较少受客观环境限制。地球上的准确定位，采用的就是以太阳为参照的

东西南北，东经西经，南纬北纬，可以完全脱离语境准确定位。而为问路人指路则一般采用

以主体为参照，完全不受问路人对环境熟悉度的限制。

　　其次，天圆地方是中国传统的天地观，水平方向的两个参照，主体在“方”之中 ；太阳

则是在地平线升起落下，可以认为是“方”之边。因此，以主体为参照，是从中向边确定方向；

以太阳升落点为参照，则是从边向中确定方向。因此，小的或者封闭的空间中，一般以主体

为参照；大的开放的空间中，则以太阳为参照。中国的南北方，世界的东西方，都是以太阳

为参照；房间内的布置则多以主体为参照。

　　再次，以太阳为参照物的“东西南北”可以确定主体或者拟人化的物体的朝向，比如，房屋，

在中国是坐北朝南为正房，东西向则是厢房；帝王的座位也必须是坐北朝南。

3.“上 / 下”与水平方向参照的异同

　　垂直方向“上下”的参照物，方经民（1999）认为：“反映了人类对地球引力的认识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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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地球引力的方向为下、以背离地球引力的方向为上。”刘宁生（1994）认为：“以地球为

参照系，背地球而去的方向为‘上’，反之为‘下’。”二位学者都以地球为参照，却将“上”

与“下”直接相对。储泽祥、肖任飞（2010）则认为“上”与“下”相对，“a. 人永远在上 ,

地永远在下 , 高低相对；b. 在上的人与在下的目的物高低相对 ；c. 在上的某空间与在下的地

高低相对；d. 在上的目的物 A 与在下的目的物 B 高低相对。”同样是“上”与“下”直接相对，

参照物则多元化。

　　我们认为因为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都是方向，因而必然具有同一性，同时，垂直与水平

又各具独特性，因而必然存在着差异。

3.1 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的同一性

　　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是相对于主体（拟人化主体）的立足点——“中”，我们认为垂

直方向——“上下”也必然相对于作为“中”的主体。方经民、刘宁生都认为“上下”相对，

以地球为参照，但二位学者都以动态描述“上下”，认知主体是旁观者。认知一个物体，主体

可以将其作为与身体对立的外在，主体作为旁观者观察对象，而空间则是我们生存的环境，

我们必然以物理的身体居于其中。正如“四方”是相对于主体位置“中”，“上下”也必然相

对于主体所在的“中”。如果主体是旁观者，“背地球而去的方向为‘上’，反之为‘下’”，那

么，“房顶上”所表示的相对方向，应该分别以“房顶上 / 下”表示。

　　认知方向的作用在于确定目的物的方位并将此信息在语言共同体内互相传递，因此，垂

直的方向同样需要具有确定性并且为语言共同体成员共识的事物作参照。储泽祥、肖任飞的

多元参照，因为参照物本身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消解了参照物的定位作用。

3.2 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的不同

　　与大地水平方向，每个个体有自己的位置，物体包括我们的身体可以自由移动，而与大

地垂直方向，人们处于同一平面上，或者说从与大地垂直的角度来看，包括我们身体在内的

大多数物体都在相同的位置上。

　　我们的身体与大地水平方向一致的相对两面——“面—背”，朝向自由，可以做 360°的

旋转，并且没有共识的常态；而与大地垂直方向上一致的朝向——“头顶—脚底”，则以“头

顶蓝天，脚踏实地”为常态。

　　中华民族传统的天地观是天圆地方，天似穹庐，笼罩四野，万物生长于天地之间。康熙

时钦天监皿杨光先驳斥地球观念时说：“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

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

横立倒立之人，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转引自杨光先 1981）“顶天立地”乃人之正姿，

生存常态，横立倒立，则极为怪异。

　　顶天立地，作为观察主体的人直立于天地之间，头顶是天，脚底是地，天为上，地为下。

因此，天地间——天下、地上，乃万物——包括观察主体的生存环境，直立的主体头顶所指

为上，脚底所指为下。正如水平方向，“前后左右”以主体身体包括有朝向或拟人化的物体为

参照；“上下”以直立的主体包括可以拟人化的物体为参照。

　　但是，垂直方向不同于水平方向，正如作为主体的人的身体，有常态的正姿，天地间万

物也大多数有常态的正姿。有生命的植物、动物（与人不同，但是，脚踏实地）等毋庸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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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没有生命的事物也多数可以拟人化，如山，山顶、山腰、山脚，典型的拟人化，大楼建

到最高层是封顶，许多家具有“腿”，大多数器皿有“底”，当然更多事物的拟人化没有语言

上的表现，但是，有垂直的正姿，不能颠倒。

　　因此，垂直方向的“上下”以主体为参照，与水平方向的“前后左右”以主体为参照，

有着根本的不同。水平方向上，“东西南北”，以其中的某个位置为观察点，太阳升起的方向

永远是“东”，而不论观察者的“面—背”朝向 ；“前后左右”则是以观察者或者“有朝向或

可以拟人化的物”所在位置为参照，观察者的面或“有朝向或可以拟人化的物”的朝向为前，

相反为后，而不论与太阳升起的方向关系如何。垂直方向的“上下”，作为参照物的主体或者

拟人化的物体却必须是顶天立地的正姿，就是说，主体的“头顶—脚底”与“天—地”，必须

是对应的。如果主体以其他姿势，比如倒立，“头顶—脚底”不再与“天—地”对应，也就不

再是“上下”的参照物，而是“大头朝下”、“两脚朝天”（如果以主体为参照，人倒立时，所

看到的景象是天翻地覆）。某些物体的包装上有“↑”这样的箭头，标识物体的“上”，即为

指向天的方向。其他可以拟人化的物体也同样，在垂直方向上有“正常的”与“倾斜的”、“颠

倒的”之别，如同正房与厢房及现代楼房中阴面的房子。

　　所以，在绝对的意义上，“天—地”才是“上—下”的参照物，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在天地

之间。因为，主体或者可以拟人化的物体的正姿是顶天立地，所以，主体或者可以拟人化的

物体——“顶—底”，与“天—地”对应，在正姿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参照物。就是说垂直方向“上

下”，从参照物来看，对应于水平方向的两组，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客观环境中确定的共识

的“天—地”，对应于“太阳升落点”；另一个是主体或者可以拟人化的物体。只是作为参照

物的主体或者可以拟人化的物体，作为水平方向的参照物时，是自由的，绝对的 ；而作为垂

直方向的参照物时，则必须与客观环境的“天—地”对应。因而，垂直方向的“上下”承担

了水平方向两组方向的功能，既是从中向边确定的方向，也是从边向中确定的方向。这也是

使得“上下”参照物在理解上复杂的原因。

　　其实，水平方向的“前后左右”也是以主体的正姿为参照，仰面朝天或者相反的“面朝

黄土背朝天”时，主体就不再能作为方向的参照。（卧姿时，可以面朝上 / 下，而对于主体身

体的描述，比如背部，“头顶”的方向是“上”，“脚底”的方向是“下”。）

　　另外，“山上山下”与“房前屋后”语义对称，分别以拟人化的“山”、“房屋”为参照物，

指外在于“山”、“房屋”的空间，而不指“山”、“房屋”的表面。但是，“山上”与“房前屋

后”的不同在于，物体包括主体“在山上”是指底部在山的表面。

4.“上 / 下”与“天 / 地”

　　《辞源》，“上”的第四个义项释为：“指天。书文侯之命：昭升于上。”释“天”的第一个

义项为：“地面的上空。与‘地’相对。”至今“上空”仍与“天”同义。《辞源》中以“上”、

“下”构成的与“天地”对应的词还有：

　　上界：天上，天界。

　　上苍：上天。

　　上灵：上天，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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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土：地，对天而言。诗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

　　下女：世间之女，对天上而言。楚辞屈原离骚：及荣华之未落兮，想下女之可诒。

　　下民：指世间之民。因对天而言，故称下民。书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诗

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下界：人间。对天上而言。

　　“在先秦文献与古文字资料中，‘上下’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习语，近代学者一般解释

为‘天神地抵’，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则将其释为‘天地’。”（转引自周言 1997）郭静云（2007）

则认为“上”的本义是“天”：“过去有学者讨论过商代未有抽象‘天’概念，但实际上他们

只是在抽象概念中未用‘天’字，而用‘上’字 ;‘天’字本身从‘上’从‘大’，而‘上’

义比‘大’重要。况且，商代不只是有‘上’的概念，而且有完整的‘上下’宇宙观，过去

冯时先生已把‘下上’释做天地。”并且认为：“确实早期的‘下上’二字都有相合的写法。”

　　我们不探讨“上下”与“天地”的使用在时间上的先后，只证明“上下”有“天地”之义，

或者“天”是最“上”处，“地”是常态的最“下”处（非常态的有“地之下”），因而，“天上”、“地

下”都是同义复词。“天下”是“天之下”，而“天上”并不是“天之上”，只是“天”或者“天

空”。“地上”是“地之上”，“地下”并不是“地之下”，只是“地”或者“地面”。

　　“名词 + 上”表示“物体表面”，是从“天上”意象而来，“房顶上”意象恰如“天上”，

其他“名词 + 上”的“物体表面”义，则是进一步的虚化。“脚底下”与“脚 / 鞋底上”，前

者与“头顶上”相对，后者则是“脚 / 鞋底表面”之义。“房上”与“山上”相同，但是，“房

上”包括“房顶上”的“上”也都有“表面上”之义。其实“前”、“后”，我们在北京大学语

料库中也检索到以下语料：

　　（3）该装置在屋顶装有太阳能集热器，并在房前装有一个换气口，室外空气先在集

热装置内得到预热，再经过顶棚的通气管道储存在地板下面。

　　（4）郭沫若向园中的一切默默地告别。心里默念着妻儿们一切平安，便从篱栅缺口

处向田垅上走去。正门开在屋后，他有意避开了它。

5.“上 / 下”的隐喻义

5.1 上 / 下 + 名词

　　蓝纯（1999）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方位词“上”与“下”绝大多数都以隐喻义出现，

“上”与“下”相对，主要的隐喻义为：“处于较好状态为上”，“处于较差状态为下”;“数量

较大为上”，“数量较小为下”;“时间较早为上”，“时间较迟为下”；“社会地位较高为上”，“社

会地位较低为下”。可以认为这些隐喻义都与“天 / 地”相关，语法结构多为：上 / 下 + 名词，

吕叔湘（1980）认为其中“上 / 下”“类似形容词”，进一步区别次类，则为非谓形容词，或

者区别词。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天上是仙界，代表超人力的美好 ；地下则是人间，代表普通

的人力所及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因此，“上”为状态好 ；“下”则相对

为状态差。在人类蒙昧时期，“天上”是仙界，有着无比的威力，决定地下人间的吉凶祸福，“天”

被人格化为自然界的最高统治者，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则是“天子”，从普通百姓到天子，是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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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高升。因此，社会地位高为“上”；社会地位低则为“下”。

　　地面是始点，从地面向上某处的距离是高度，数 + 以上，是大于此数，数 + 以下，是

小于此数。因此，数量大为“上”；数量小为“下”。时间如流水，水由上游流向下游，“上个月、

上个星期、上午”是相对较早的时间，“下个月、下个星期、下午”是相对较迟的时间。与次

序相关的“上下”，如“上 / 下一站”、“上 / 下册”等都与时间相关。

5.2 名词或动词 +“上 / 下”

　　“天”与“地”相对，但是意象并不相同，人在天地间“顶天立地”。“地”确实就在我们

脚下，是承载万物的平面，界限清晰；“天”在我们头上，但是，遥不可及的日月星辰也在天

上，“天”是茫茫的立体空间，因而，与“地面”相对的是“天空”。“天上”与“天空中”包

含同样的意象，是在一个立体范围中，进一步虚化表示范围，如“世界上”、“班上”，包括表

示抽象的“事实上”、“思想上”等。而“羽翼下”，进一步包括“保护 / 帮助 /×× 条件下”等，

则来自“天下”意象。

6. 结论 ----“上 / 下”的释义

　　《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

　　上：位置在高处的　由低处到高处  

　　下：位置在低处的　有高处到低处　用于动作的次数

　　高：从下向上距离大；离地面远

　　低：从下向上距离小；离地面近

　　深：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大　　在山上　仍然  高度　而不是深度

　　浅：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小

　　“上 / 下”与“高 / 低”相互释义，并以“上 / 下”为“深 / 浅”释义，由于缺少确定的参照物，

释义循环且存在矛盾。“位置在低处的”“下”，与“从下向上距离小”的“低”，前者表明“低

处”与“下”同一，后者“低处”与“下”则有小的距离。

　　“高 / 低”与“深 / 浅”前者是“从下向上距离大 / 小”，后者是“从上向下距离大 / 小”。“从

下向上”、“从上向下”都是主体行为，而主体的位置是自由的。根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山”

可以从地面向山顶，也可以从山顶向地面，前者“距离大 / 小”是“高低”，后者“距离大 / 小”

是“深浅”。“井”可以从地面向井底，也可以从井底向地面，前者“距离大 / 小”是“深 / 浅”，

后者“距离大 / 小”是“高 / 低”。以“离地面远 / 近”释“高 / 低”也同样，“地面”是一个平面，

可以向天的方向产生距离，也可以向地的方向产生距离，前者如山顶，后者如井底。

　　《现代汉语词典》水平方向的“东”、“前”，以确定的参照物进行释义：

　　东：四个主要方向之一，太阳出来的一边。

　　前：在正面的（指空间，跟‘后’相对）

　　因此，我们认为“上”、“下”参考“东”、“前”的释义，可释为：

　　上：垂直方向之一，常态情况下，天的方向（指空间，跟“下”相对）

　　下：垂直方向之一，常态情况下，地的方向（指空间，跟“上”相对）

　　高：从地面向天空的距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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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从地面向天空的距离小。

　　深：从地面向地心的距离大。

　　浅：从地面向地心的距离小。

注：

1. 本论文的部分内容曾在 2014 年 5 月 18 日日本中国语学会中国地区支部例会上宣读，当时

的题目为：方位词“上／下”与“东南西北／前后左右”，感谢与会专家和同仁们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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